
再见阿玲，阿玲！？ 

也许，可能是西伯利亚的风正呼呼地拍打着我的脸庞，但我并不在意。在我背后，街

灯伴随着人群的喧闹以及砰砰磅磅的爆竹声和烟花声逐渐亮起，我前进着。今天是今年的

最后一天，也是我在这座城市的最后一天。   

 

我朝着城里最西边的火车站走着，没有玩手机，仅仅是普通地向前走，本来是越发惆

怅的路程，但我却想起高中时上学的路。那个时候在路上我总会想些有的没的，关于金钱

与恋爱的幻想，还有自己今后的人生以及世界的变化的推断，微小的事有，脱俗宏大的事

也有。我本以为是我自己发掘了什么特长，但又不知是什么时候失去了这种思考，后面又

时常想找回这种感觉，特意地出去散步，但总是没走多久就急匆匆地跑回了家。“诶，我这

不就是在‘想’吗”，刚才的回忆难得地又有了曾经那种感觉。   

 

但我并不像继续回忆下去，晚上的火车虽不着急，我也不想沉浸在那些痛苦没用的记

忆中，但我越发前进思绪就越发停不下来。两年前也是同样的路上，那天晚上下起了大

雨，我的心情也比现在更加沉重。   

 

妈妈难得的在课上给我打了个电话，告诉我外婆去世了，之后便是我被母亲叫了回

去。冰冷的雨哗啦啦地下着，我不理解这雨为什么总是在悲情的时候出现，但我并没有被

这雨打湿的路所拖慢速度，匆匆地向火车站前进，这是我第一次坐这么晚的火车，路上也

只有我一个人。我知道急匆匆地到火车站迎来的也是等待，但我冷静不下来没有多余的心

思思考这些，直到我看见一位女孩停在路边路灯的光芒下淋着雨，那晚的路灯并没有现在

这么明亮，但我却在那依然被照亮的雨丝下遇见这辈子最难忘的女孩。她最先发觉的我，

彷佛看见了希望向我招手，她没有带伞，我发愣了一会才向她的方向移动。   

“不好意思，这天突然下起了雨，你还有多余的伞吗，没有的话不介意我跟你一起打这

把伞到火车站吧！”   

“诶，这伞很……”。我那混乱的心被她打乱了。“嗯，不介意。”   

她挤进我那把看起来很小的伞并拍打了身上的雨水。   

“你淋了这么久的雨没事吧。”   

“没淋多久，里面的衣服也没湿。没关系的，走吧！”   

她若无其事地对着我笑了笑，应该是记忆的美化，当时她露出的那份笑容让我感到十

分温暖，把我从不知所措又混乱的思绪中拉了出来。   

“没想到真有人会来坐这么晚的火车。”   

“你也不是吗？”   

“因为明天一早就能到家！”   

“诶，你不会也是到东乡吧。”   

“嗯，你也是回东乡吗？那我们就是老乡咯，我叫阿玲，今晚真的非常感谢你！”   

 

在我那无尽的思绪中竟不知不觉中走到了车站，还有十五分钟我就要乘上今年回家的

最后一躺火车。当我站在火车站前回首这座承载着这几年又欢乐又痛苦的记忆的城市，才

发现今晚只有我孤零零的一个人。   

“哎，真想再见一次阿玲啊。”   

 



上车之后，我疲倦地直接躺在了包含我座位的三人座上，右手臂成直角弯曲着放在额

头上挡着眼睛，像是已经熟睡了很久。两年前我和阿玲第一次坐这趟车，车上的人们也这

样大部分卷曲着横躺在车座，有些则是直接靠着墙睡下的。我和阿玲在刚才的路上彼此熟

悉了很多，在车上的时候也是面对面的坐下。   

“这么晚了，你有没有想困，那些大叔们好像都睡着了”，阿玲用悄悄话的声量对着我

说。   

“嗯，有点。谢谢你能跟我聊这么多，我现在安心多了。”   

“没关系的，每个人都会经历分别，这是没办法的事；但我们还是活着的人，要更好的

生活下去。” 

 

辗转反侧，有种燥热从身体里散发了出来，火车没发车多久后我便又坐了起来。睡觉

是很重要的事情，今天睡不好，明天不止是没有精神，身体也会不舒服，遗憾的是很多时

候越是这么想就越睡不着了。而这几年最让我安心的反倒是两年前在火车上的那晚。在与

阿玲闲聊几句后我们便躺在了车座上。那感觉我记得很清楚，与阿玲的对话让我很安心，

她那纤细而温柔的声音犹如母亲哄孩子睡觉时的喃喃细语。我好似躺在母亲的怀里，母亲

倾听着我一切的不公与烦恼，分担着我所有的痛苦，包容着我所有的错误。她轻轻着拍着

我的身子，唱着轻柔婉转的歌谣，我安安静静的陷入睡梦中。我从未感受如此细腻的爱，

只有在梦中才能发泄出真正的自己。   

 

现实里母亲是一个很严厉的人，她对我的要求很多，好像今后的每一步她都有算到，

必须按她说的做。外婆见我委屈，便在各种地方包容着我，比起母亲我也是更加亲近我的

外婆。上大学后我再也受不了母亲了，与她发生了许多矛盾，这次回家便是与她的一次对

赌。我本想在这座生活四年已经熟悉的陌生地方生出自己的根，但我还是失败了，母亲也

在前段的工作里受了伤需要我回去照顾。回去之后我就必须按照她的要求来生活，而我那

慈爱的外婆再也不会出现在我面前为我打马虎了。   

“不行，我不能这样继续想下去了。”   

我站起来，回望着火车里那狭小的过道，车里零散的几个人都躺在车座上，发出“呱

呱”的呼噜声。没人看见这具突然站起来的身躯。   

“真想试试现在跳起来我还会不会在原地啊”。我尝试轻轻的跳了起来……好吧还是在

原地，没人会在意这无聊的问题，我也赶紧地坐回了位置上去。   

“哈哈，太傻了，你在火车上不是还带着火车前进的力吗，又不是在真空”。我在心里

开始对自己狠狠嘲笑起来，既害羞又忍不住笑出声来。说起来，很久没做过这些傻事了，

小时候还经常满怀好奇心的去尝试一下，现在却只是一味抱怨累，只想待在自己的舒适圈

里，做着最简单的事，丝毫没有进步。我开始反思自己，其实这两年的失败是必然的，我

选择了冒险，但我实际却是在和母亲赌气。整个大学四年我没学会什么实际有用的东西，

也没做出什么大的成就，明明只是一个宅在寝室天天报复性打游戏的“废物”，想着靠着实

习的一两次运气，就以为自己能闯出一片天地，到头来还不是得靠母亲的支援。   

我冷静下来，开始透过火车的车窗看向外面的风景，虽然是一篇黑暗，但不至于什么

都看不清，通过外形来辨认是什么东西还是蛮有趣的，远处也时不时的能看到一些光点，

路过大城市的话应该会很漂亮吧。   

其实走母亲安排的路也挺好的，虽说少了许多自由，但至少比较安稳，我开始换位思

考体会母亲的不易。现在她意外受伤给我打的第一个电话却是在问我工作顺不顺利，彷佛

把我们之间的赌约给忘记了；大学与她发生了这么多冲突，她也没有断过我的生活费。我



想我确实该回家了，希望能跟她好好谈谈。   

我依旧望着窗外，突然再也看不出窗外景物的外形，应该是火车驶进了隧道。这车慢

悠悠的，应该会在隧道里呆很久时间，我不在意继续望着窗外的一片黑暗，思绪也紧紧地

盯着窗前的自己，我默默一笑，我才不会说这人是吴彦祖什么的这种无聊的话题。火车慢

慢驶出隧道，窗外的风景依旧，我看不到天上的星光，也看不见地上的灯火，能陪伴我

的，只有眼前的自己。黑暗来袭，我打了一个哈欠，重重的闭上了眼，我靠着座椅与墙壁

陷入了沉眠。   

 

当第二天醒来，我发现对面座椅上什么人都没有，阿玲的小包也不见了踪影。本以为

是自己睡过头错过了下站的时机，一看时间却还有半个小时的车程，而且阿玲也应该会叫

我的，但现在她却不见了踪影。我猜想她是去上厕所了，但直到下车之前我都没遇见她。

到站之后，我飞奔出火车，立马跑到了出站口，想要在这截住阿玲。我站在所有人的面

前，一一细细地考量着他们的脸庞和穿着，但当下车的人群一点点消散，我依旧没有找到

与阿玲相似的人，犹如一片幻影只出现在我的面前。当我还沉浸在阿玲的不告而别时，母

亲打来了电话。   

“你到了吧，快赶紧回来，今天要做丧事。”   

我挂断了电话，心里除了昨天悲伤与混乱，又加上一点可惜与惆怅。   

“昨晚，应该加一下她的联系方式的!”   

 

清晨，当我吸入下车的第一口清新空气后便决心直接前往母亲所在的医院。我们几乎

两年没见，这次她意外受了伤，我是真心不想我们见面就像以往一样大吵一架。家乡的镇

子很是普通，虽然没有大城市里那些好玩的地方，但基础设施却很完备，我走在前面医院

的路上，两年以来，路上基本没什么变化，但总感觉陌生了很多，走在路上自己也变得拘

谨一些。我不想尴尬地遇见什么熟人，我在这里也不会有什么人留恋。我默默想着，“在自

己家乡应该自然一点。”我调整自己的状态，但内心依然焦灼，慌不择路，当我还在组织接

下来的话语的时候，没走两步竟走到了医院门口，经过了护士的指引很快地来到母亲的跟

前。   

“妈，我回来了。”我一见到她，之前脑海中组织的话语消失得一干二净，只蹦出了这

简单的几个字。   

但她看一见我，表情由刚才的放松变得紧绷，“真是不吉利，新年第一天一家人在医院

团聚。我住个两三天就回去上班了，你回来干嘛。”   

我没有理会她的强势，只是看着她那被石膏固定成的粗壮大腿就像米其林标志人物一

样滑稽。同时，也正视自己的失败，向她坦明：“医院要通知家属，说你伤势重，需要照

顾，我就回来了，也不会再离开这儿了。”   

“你这话就像说你工作失败了，怎么，真被开了，早点听我的不好吗。”她差点轻蔑地

笑出声来又转为以前严厉的话语。“你现在回来也没什么用了，别以为来求我我就会给你机

会，以前给你这么多机会，自己挑的嘛，还不是没捞着个结果。干脆别回来了，现在我看

见你在这就觉得烦！”   

“这是公共场所，麻烦你别这么咄咄逼人好吗。你儿子好不容易回来，不只是为了照顾

你，也不是为了以后的工作或前途，主要还是想跟您好好相处啊。”   

“没门，小崽子，这次也没有你外婆来惯着你了，自从两年前你跟我打赌，我就再也不

想管你的事。”   

“别提她。”我捏紧拳头，火气直冲脑冠，眼见马上就要大吼出来。“唉，果然跟你没什



么可说的。”我强迫让自己冷静下来没让这场无聊透顶的家庭闹剧继续下去，但自己也没有

多少心思呆在这里，便转身匆匆夺门而去。   

 

我离开了医院，也离开了这座小镇，这里没有我的容身之地，我是连家都回不了的孤

魂。   

 

我无处可去，不知不觉中走进了深山，这里我有印象，以前村里还有人的时候，外婆

就在里面生活。如今，人们离开了村庄涌入了城市，村落衰败、枯萎被泥土“掩埋”，埋下

了外婆自己盖的宅子，埋藏了我与外婆短暂的快乐记忆，埋葬了外婆的躯体还有她的灵

魂。外婆的墓被树林隐藏在地势稍平缓的半山腰并与外公葬在一起，上去要么走难走的山

间小路，要么绕着盘山路一圈一圈的爬，但我不想去打扰她们，只好在山里这些破破烂烂

的路上悠哉悠哉的闲逛，时间还早，我也只能在山间闲逛。 

我想按照幼时的记忆寻找着外婆的宅子，在那里歇歇脚，但本已稀薄的记忆加上时代

的变化，我抓不住外婆在这里留下的任何时间上的踪迹。中国人离不开土地，以前外婆的

家周围也开垦了大大小小的田地自给自足，小学暑假快结束的时候外婆把我带到村里换换

心情，她教我把掰好的玉米棒剥成一颗颗的小玉米，然后外婆起身在屋前扫出一片空地，

将剥好的玉米粒在簸箕上抖了抖，直接洒在了地上。我疑惑的看向外婆，“这样不会不卫生

吗”。外婆和蔼的笑了笑，“晒干后会洗的呀，你们在城里呆久了，农活真的什么都不懂。

你妈妈其实以前也会做农活，但当她离开农村后就忘记了自己是农民的孩子，忘了自己是

土地的孩子！”我对外婆的话充满疑惑。“你的妈妈吃够了农民的苦，知道种地不赚钱，种

地没前途，不想再让你再走上这样辛苦的道路。但我觉得没什么，我习惯了和土地打交

道，也离不开这片土地了。你好好读书是对的，但不要把书‘读死了’，偶尔学点‘读书’之

外的东西，生活中能够用得上。我们农民虽然苦了点，但这个国家就是靠我们撑起来的，

这世上离不开我们，国家也不该看不起我们。”我似乎听懂了外婆最后说的几句话，开心的

对她笑着说：“嗯，农民都是些很伟大的人呢！”   

 

没吃早饭加上与母亲争论起来的疲惫感渐渐涌上来。“得找地方歇脚。”我继续沿着碎

石路慢悠悠地向绕圈走，小道转弯处，我犹如武陵人遇见桃花林一样惊现一处山谷，谷间

有处田地，远处也有人家。我见田间有位年轻女性在采些小菜，身姿与动作颇为熟悉。也

许是我的彷徨，看见她的时候阿玲的面孔出现在我眼前。我抱着期待慢慢降到谷底，她见

我打了招呼便上前询问我的来历。但她就只是一个普通人家，我只说来山里散散心，走累

了想找地歇歇脚，她告诉我她家背后的坡上有一座土庙，可以走山路直接上去也可以绕着

盘山路慢悠悠的绕。我最终是不想打扰人家的，轻静的一个人地绕了上去。   

 

从卫星地图上看蛮远的路程，竟然没走多少步就来到那户人家所说的山坡，说是山顶

小坡，倒不如是平坦的山脊，这里比起之前进入的主峰要低矮很多，人家说的土庙便立在

这里。庙门不出意外的是关上的，毕竟不是景区，也没人看着。我坐在庙旁的石台阶上，

周围很是清静，鸟声与水声自然又和谐的谱成欣然自得的一曲。我好奇地循着水声而去，

是不知从哪里来的一条小溪流，我捧起一掌水往脸上浇去，另一掌水往嘴里洒入，清爽许

多。我回到了台阶上，悠然地继续享受山间的惬意。   

 

“还得是山里好，处处都是宝物。”我放松的说道，但同时脑海中也有另一种声音想

起。“当你在山里没电没网没信号的时候就会想起城市的好了。”   



我打乱我对自己的斥驳，但渐渐的又开始了对阿玲的回忆。   

要是阿玲在这就好了，她那亲近的话语总能让人安心下来。 

……   

“都是这样的，没有办法。尽管这儿是一个很小的小镇，但周边还有许多零零散散的村

落与群山，不可能找到的。”   

……   

“在这一直待着吗，跟外婆一样一辈子都留在大山。”   

……   

“我出来是干什么的，冒险？散心？还是‘叛逆的警告’？”   

“出来这遭是想主动换换环境吧，但后面会后悔的。毕竟没什么用，本来就是不周全的

计划……有点后悔了!”   

……   

“不行，这里住不下，我得回去。”   

“冒险不是过家家的玩乐，经历不确定的冒险也不一定会得来成长。”   

“那只是一种逃避，逃避生活的借口。或者是一种想当然，这几年来你有太多这种不切

实际，玉石俱焚的想象了。”   

“这不是你该期待的东西，我以前不是这样的。”   

“再孤僻，在赌气，再偏执我也得不到我想要的东西。这种爱已然逝去……”   

“只会伤害自己。”   

……   

“话是这么说，但我从小不就是一直在吃亏吗。”   

“这世间真是没有道理，人得不到自己真正想要的，却一直在接受自己讨厌的害怕的东

西。”   

“这辈子就只能这样了吗，真是一点都不精彩啊……”   

 

夜幕将至，我回到了医院，但故意绕开母亲的病房，来到了医院的天台。   

我爬上了天台周围的护栏围墙，虽说这些围墙快有我这么高了，但成年人还是很容易

地就能爬上去。   

我站在围墙上从这儿望下，十几楼的高度看下去还是让人感到惶恐。   

“这小镇的医院好像还没出过什么大新闻吧！”   

“唔………”   

“如果下面有人发现我站在着一定会闹翻天的吧。”   

站在没有护栏的“悬崖”上让人越发感到恐惧，我没过多久就回到了天台地面。   

 

“你要从这跳下去吗？”当我离开天台的围墙正放松时，背后响起一句女声，这声音很

是熟悉，我回头一望，是“阿玲”！？   

“阿玲是你吗？”   

“你要自杀吗？”   

我们俩几乎同时对对方提出问题。   

 

但我心理已有了答案，我深吸了一口气，说道：“我不会自杀，不可能自杀的，在医院

的天台自杀多么蠢啊。自杀也没什么意义，很无聊的一种行为，徒增悲伤罢了。如果我真

想死的话，也不会选择自杀，可能会让别人来杀死我，我觉得会好受一点。我这人很恶劣



对吧！”   

“没有……这反而像你！”   

“阿玲，你之前去哪里了？”   

“这不重要，我终究是要离开的人。”   

 

“我问你，你觉得这个世界美丽吗？”   

“呵……你今天下午不会就在我身旁吧。”我突然有点不知所措对着阿玲难堪地笑了一

声又转为埋怨的语气，“显然……不美丽吧！”   

“这是诅咒，我们被笼罩在时代的诅咒下惶惶不可终日，没有前进的方向，没有后退的

选择。”   

“阿玲，阿玲你可能不知道，我在大学，不，高中之前都还是个好好学生，忘带教科书

都能自责一天的那种。但是呢，你看，你看现在我是一个多么卑劣的人，我们的教育把我

改造成如此抽象矛盾。整个大学，我根本感受不到我在成长，我在收获。我们的高等教育

不是濒临崩溃而是早已崩溃。整个大学为了他们自己的面子工程不断地在重复造轮子；开

展的大多数活动都是为了他们那见不得光的经济内循环；教育工作者们的心思也没有放在

教育的根本上，上课反而成为了学生进步的阻碍。但可笑的是，我们丝毫不敢反抗，为了

那该死的体面的一生。”   

 

“这是诅咒，时代的诅咒，伴随我们这代人一生的诅咒。为了这体面的一生，我们只有

不断的赢下去，小学要赢在起跑线，高考要赢得一个好大学，大学要赢得一个好工作，赢

得一份体面的工资，工资赢得一个好的伴侣，赢得一个好的家庭，老了还能赢得一份体面

的养老金，赢得体面的地位，最后幸福的死去终于为自己赢得一个好的地段好的墓碑，终

于……过完了体面的一生。”   

我越发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想哭但有哭不出来，而我面孔上的表情无疑是一副惨淡

的笑容。   

“嗯……你想抱怨的不只是教育的吧”   

“啊，那还用说，这些大大小小的社会问题一件件的紧密的连在一起，教育问题影响着

就业问题，就业问题反映着分配问题，养老问题，住房问题，这些又影响着婚姻问题，最

终又反映出阶级问题，文化问题，人口问题……自下而上，牵一发动全身。”   

“那你有解决方案吗？”   

“我……我怎么会……”   

“那你会拉屎吗？”   

“诶！”   

“每个人都会拉屎对吧，不只是你我，那些优秀的人，正义的人，伟大的人，都是会拉

屎的吧”   

“那就对了，这是每个人都不得不面对的‘污点’。”   

“你想表示什么。”   

“表示什么呢，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心安理得的攻击别人呢。” 

“哈？”  

“不，那不是我真正的意思，我只是觉得你这样想会好受一点。”   

  

“对应的每个人都会死亡，这是每个人一生都无法越过的终极问题。你害怕黑暗吗，那

种没有一点光亮，没有任何感知，没有任何思绪的地方。我从小就害怕那个地方，想着自



己孤零零躺在土里，埋在山间，想着我们的时间将在几十年后停止，我们再也无法体会到

周围的变化，再也看不到之后的时间，只留下一片黑暗一片混沌。”   

“但是我们也没必要如此惧怕死亡的，因为在现在的时间里我们总能体验到世界的美

好。也没必要惧怕社会对你造成的影响，大家最后都会一样的死去。”   

 

“你说的这么好，但现在我们感受却再也没有好过了，这几十年是没有办法，我们是被

牺牲的那一代。”   

“那你有想回去的时代吗？比如改革开放前的集体生活，焕然一新的民国，半殖民地半

封建的清朝，还是全封建明朝、唐朝、秦朝，或者奴隶制三帝五皇？”   

“有什么区别吗，世界永远只掌握在那少数的几个人手中。”   

“要你说的公平，那便要是真正的原始社会。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完全凭借个人实

力。那想必你那些假想敌们很容易就死掉吧，前提是你真的能很好的活下去。到头来你也

不会喜欢这种‘社达’社会的。”   

“我能理解，这也算是你赢的认同感的一面，只不过你为了赢避开了他们价值上的限

制，这是逃避！再说了，真完全回到你遐想的这些时代，你也肯定不会乐意的。逃避没什

么用，你得不到你想要的满足，你只有接受。”   

“这个世界并不美丽，但它也因此而美丽不是吗！”   

“条条大路通罗马，虽然有人就生在罗马，但你的目的地绝对不只是罗马。”   

“你也没有过上那么窘迫不堪，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日子对吧。这个世界并没有那么残

酷，很多时候你只是被困住在了‘叙事’里，环境蒙蔽了你四周的方向，你自己也在给自己

的道路设限。”   

“你不该只待在你那亦幻想亦真实的世界之中，真正的现实世界一定有脱离情绪之外的

地方，这个世界是怎样的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有没有爱它的能力。”   

 

“嗯……”   

我喜欢阿玲的话语，她的语言总能扫清我心中的迷雾。   

“你依旧和上次一样呢，没什么变化，阿玲。阿玲你的话总能让我感到轻松。”   

“明明我是个大男人，内心却拧巴得要死，什么都做不好，又喜欢幻想，整天既要又

要，最终一事无成。”   

“没关系的。” 

冷静下来，沉默也悄悄地站在了我们之间。 

“……抱歉，我得要赶快走了！”   

焦躁又一次地从背后冒出来，我痛苦地向她问到：“阿玲！阿玲你为什么总是要突然离

开我，你不是住在这里吗？”   

“对不起，我终究是要离开的人，时间留不住我，你也不例外。”   

“你要去哪？我还有很多问题想要问你，很多话想跟你说。”   

“你自己的人生，自己的生活比我的存在更重要！”阿玲开始转身，但她却停了下来。

“过去的日子濒临破碎，感觉也即将消逝。如果你内心还对一些事物抱有真实的憧憬，要么

保护好他们，珍惜他们以免新事物对他们的侵蚀，即便是不能经常地与他们过上‘幸福甜蜜

生活’；要么便是完全拥抱所有变量，打理好他们，尽力地开始与之前不同的生活。这是一

个不能既要又要的选择，无论哪个，生活都是你无法逃避的。”   

“抱歉，我不能给你带来什么实质上的改变，只会讲些没用的大道理。跟我说再见

吧。”   



 

医院的天台没有了动静，我们之间时间感知变得缓慢。阿玲就站在我的面前，我却说

不出一句话。   

“……”   

沉默，短短的几秒钟却是世纪一般的沉默，但我还是释然了。   

“嗯，再见阿玲，阿玲！？”   

当我下定决心抬起头对着她说再见时，意外她回过头露出笑容对我招手，即使是没有

什么灯光的夜晚，她的笑脸依旧如太阳一样温暖又滋润了我那枯萎的内心。   

我那之前惨淡的脸也露出了笑容，并向她招手，“再见，祝你幸福！”   

阿玲离开了，我明明该十分不甘又痛苦的心却十分平静。没有被时代困住的彷徨，没

有打了鸡血的冲劲。我只知道我接下来一定要完成的事。   

 

我离开了天台，直接来到了母亲的病房。她看见我的回来也不意外，我也不意外她的

不意外。   

面对她，我忐忑又平静的说到：“我……不管你说什么这段时间我都不会离开，我会照

顾你直到你完全康复出院为止。之后不管你是对我像现在这样不管不顾还是像以前一样各

种控制，我不会再逃避，之后我会去尝试……尝试参军。这是我的事，虽然这是未来才去

做的事。   

她依旧不意外的神情，但我那强势的母亲却选择闭上眼睛，没有大吵大闹也没有阴阳

怪气。   

 

除夕前母亲出院了，但她让我在家里好好过完这个春节。心念前夜，我们之间没有以

往的争吵也没有亲密的话语。房间里仅是孩子的选择以及母亲的嘱咐，虽隔着距离但终是

迎来了新的一年。   

 

 


